
悦读 投稿邮箱：hnrbydtg@163.com
主编：曹辉

副刊 2026年 8月 31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黄煌 版式编辑 杨诚

11

近些年“情绪价

值”的故事一再登上热

搜。仿佛一夜之间，人

们忽然意识到，那些看

不见摸不着的情绪，正

深刻地左右着生活的

质地。正是在这样的背

景下，由团结出版社新

近出版的曾昭才先生

的《情商是人生幸福的

金钥匙》读 来 切 中 肯

綮。

“这些年来，我目

睹太多才华横溢之人

因情绪困扰而步履维

艰，亦见无数家庭因沟

通之障蒙上阴翳。”书

末感慨，像一声悠长的

叹息，又像一记清醒的

叩问。在曾昭才看来，

情商从来不是什么锦

上添花的软技能，而是

一个人安身立命的硬

功夫。这个判断，在人

心日益浮躁、人际愈发

脆弱的当下，尤其值得

反思。

很 长 一 段 时 间

里，我对“情商”这个

词是抱有戒心的。不

知从何时起，高情商

似乎成了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的代名词，市面上

那些教人“说话之道”“沟通技巧”的书，更像是

在批量生产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情商被工具化

了，它不再关乎一个人的修养与底色，而成了抵

达目的的手段与捷径。

这种矛盾，想必不少人都经历过，既怕自己性

子直、说话冲，在不经意间伤了人、坏了事；又怕学

着去“高情商”，到头来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戴着面

具的社会演员。尤其是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几乎

人人都在“做自己”和“会来事”之间反复拉扯。

曾昭才的这本书，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做

了一次正本清源。他并不否认情绪管理和沟通

技巧的重要性，但反复强调一个前提：所有的技

巧，一旦脱离了真诚与善意，便成了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巧言令色，鲜矣仁。”真正的高情商，

不是把自己修炼成一个滴水不漏的演员，而是

先把内心安顿好，清楚自己的情绪从何而来，懂

得在风暴来临之前为自己撑一把伞，而后才能

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对他人的尊重与体谅。

这一层辨析，足以打消许多人对情商的疑虑。

曾昭才笔下的情商，内核是“诚以待人，敬天爱人，

静以修身，居德行仁”。这分明就是一种做人的底

色与气象。情商的第一道关口，永远是面对自己。

“盛喜中勿许人物，盛怒中勿答人书。”老话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人世间多少冲突与悔憾，并

非因为道理不明，而是情绪先于理智冲了出去。

我们大概都有过这样的体验：话赶话之际，明知

不该说，却偏偏吐出了最伤人的那一句；盛怒之

下做出的决定，冷静之后追悔莫及。

有人困惑为什么读了那么多沟通之道、学

了那么多应对之策，事到临头还是慌了手脚、乱

了方寸？曾昭才的回答一语中的：症结在于我们

总在表面做文章，却忽略了对内心的体察与修

炼。一个人如果在情绪翻涌之时没有收束的定

力，再好的技巧也只是纸上谈兵。情绪不是洪水

猛兽，不必一味压抑；它更像一条河流，需要的

是疏浚与引导，而非堵截与放任。

书中对“豁达超脱，淡然处之”的论述，将情绪

管理推向了更深的层次，即得失观。人生在世，有

得必有失，有失亦有得。高情商的人，不是没有得

失之心，而是能在得失之间保持一份从容。曾昭才

将它纳入情商的整体框架来谈，便不再是一句轻

飘飘的安慰，而是情绪修炼水到渠成的境界。

如果说安顿自己是情商的内功，那么理解

他人便是情商的外功。书中谈共情，谈设身处地

感受他人的情绪、理解他人的处境。人与人之间

最深的隔阂，往往不是道理讲不通，而是感受没

有被看见。共情的力量，正在于让那些未曾言说

的情绪被看见、被接纳，让身处困境的人感到自

己不是一座孤岛。

书中还特别强调真诚的根基性地位。该书

用“攻人之恶，毋太严，要思其堪受”阐释人际互

动中的分寸感，而分寸感的背后，依然是真诚的

善意。一个真正高情商的人，不是永远不说错话

的完人，而是能在说错之后反思、在冲突之中保

持对他人的基本尊重、真诚地修补关系的人。靠

圆滑和套路换来的好感，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

唯有基于真诚的心意，才能在岁月的打磨中历

久弥新。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我的床头，静静躺着一本《我与地坛》。它不

像一本书，更像一位竹马之交，不言不语，却从

未离席。几次迁居，书架上许多旧书都被忍痛舍

弃，唯独它始终守着枕侧那方寸之地。

我与史铁生的相遇，始于初中时读到的一

篇文章，开篇那句至今难忘：“我插队的时候，在

陕北的一个小村子里放过牛。”那是我第一次读

到史铁生的名字，那篇文章叫《我的遥远的清平

湾》。放牛老汉叼着旱烟袋唱信天游的样子，苍

凉又倔强，像陕北干冽冽的风。

再次与史铁生相遇，已是多年以后。彼时我

已褪去学生的青涩。一个深秋的夜，我翻开新购

的《我与地坛》，本以为不过是平常的随意消遣，

没想到那晚再也没能合上书页。

“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

最狂妄的年龄，不正是我如今的年纪吗？史铁生

在二十一岁上失去了双腿，而我正为前路惶惑，

为伊人无眠。我低头，看见自己的腿好好的，温

热，有知觉。羞愧骤然漫上来，我为之辗转的那些

事，在他所背负的命运面前，轻如灰烬。

写母亲的那一部分，字字如针。史铁生落笔冷

静：“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

的。”他只说“加倍”，就这两个字，沉得像山，从纸

面上缓缓压过来。他写自己摇着轮椅去地坛，把母

亲独自留在家里揪心：“她来找我，又不敢叫我，只

要看见我还好好地坐在园子里，就悄悄转身回

去。”读到此处，我猛然意识到，每次我离家奔赴所

谓的前程时，母亲大约也是这样的，想挽留，又怕

耽误我，想多问几句，又欲言又止。她站在门口的

身影，一年比一年矮小。

而史铁生更大的痛悔在于，他拿起笔的初

衷之一，是“为了让母亲骄傲”。可等他终于用笔

撞开一条路时，母亲已经不在了。那个曾“情愿

截瘫的是自己”的母亲，终究没能等到那一天。

那晚我蜷在床上，把脸埋进枕头里，我的母亲与

史铁生的母亲，两个身影在黑暗中叠在一起，久

久不散。

工作多年后，我有了一次去北京出差的机

会。办完公事那个下午，我哪里也没去，一个人

直奔地坛公园。地坛早已不是史铁生笔下的地

坛了。围墙新刷了红漆，栏杆锃亮，公园里苍松

翠柏，生机盎然。游客络绎不绝，广播里放着轻

柔的音乐，小卖部在卖烤肠和冰可乐。我站在广

场上，一时恍惚，这就是那个“荒芜但并不衰败”

的园子么？

我找了个长椅坐下来，心里有种说不出的

失落。史铁生轮椅留下的车辙还在吗？又怎么可

能还在呢？更何况，史铁生笔下的车辙从来不只

是物理印痕。他说：“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

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

的脚印。”车辙和脚印重叠在一起，印在时间里，

印在文字里，印在每一个读者的心里。我跑到地

坛来找车辙，却忘了最珍贵的车辙早已被我带

在了身上。

太阳快落山时，我绕到了一个偏僻角落。我

看到一棵国槐，树冠如盖，枝干虬曲，树干有个巨

大的树疤。树干上挂着一块小小的牌子，上面写着

两行字：“树木认领人：余华的朋友铁生”。

余华、史铁生、朋友。这三个词让我愣了很

久。铁牌上的字如此寻常，可“余华的朋友”这个

定语，在那一刻却格外真切动人。我忽然想起余

华说过，史铁生是他们一群朋友里的“守门员”，

因为坐着轮椅跑不动，就守在大门口。朋友们只

管往前冲，放心地把后背交给他。他的朋友们从

不把他当病人看，这让他觉得轻松而自由。余华

是那个会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朋友史铁生”的

人，是那个在他去世多年后，依然会在树上写下

“我的朋友”的人。

我伸手摸了摸那块牌子，指尖触到的刹那，

我感到一种奇异的暖意。余华和史铁生，一个仍

在世间写作，一个已离开多年，但在这棵国槐身

上，他们重新挨在了一起。树木年年生发，春天

抽芽，夏天浓荫，秋天叶落，冬天只剩枝干戳着

天空。它替一个不在场的人站在那里，替一个名

字见证着人世的继续。

我在那棵树下站了很久。

风吹过来，满树的叶子哗哗地响，眼前出现

一条史铁生用车辙和脚印铺就的路。

读有所得

经典重读

车辙与脚印
——我读《我与地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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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字里，完成这个夏天最后一场“远行”
黄玥

周 梅 森 这 个 名 字 ，

很 多 人 是 从《人 民 的 名

义》开 始 记 住 的 。但 这 一

次 ，他 把 笔 从 反 腐 风 暴

的 漩 涡 中 抽 离 ，转 向 了

另 一 片 同 样 暗 流 涌 动 的

海域——民营经济。

《天 凉 好 个 秋》是 他

暌 违 多 年 的 全 新 长 篇 小

说 。故 事 发 生 在 汉 州 ，一

座 虚 构 却 极 具 真 实 质 感

的 工 业 城 市 。作 家 齐 水

长 、钢 铁 大 王 刘 中 强 、胜

利集团老板袁胜利，十余

位 核 心 人 物 在 纸 面 上 交

错登场，多声部叙事像一

部宏大的交响乐，奏出企

业 家 在 时 代 浪 潮 中 的 起

伏 与 悲 欢 。有 人 乘 势 而

起 ，有 人 轰 然 倒 塌 ，有 人

在巅峰时骤然转身，也有

人在谷底仍不肯松手。周

梅森延续一贯冷峻笔触，

在文字中对财富幻梦、人

性 韧 度 与 历 史 周 期 发 出

深刻叩问。他写的不只是

商战，更是一代人在经济

大潮中的欲望、挣扎与代

价，每一个抉择背后都藏

着时代的烙印。

如 果 你 还 没 读 过 周

梅森，不妨从这本新书开

始 。你 会 看 见 ，那 些 在 传

闻中一闪而过的名字，背

后是怎样复杂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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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 年，年轻的缪尔受朋友邀请

前往约塞米蒂山谷的内华达山脉牧羊

和考察，沿途写下笔记。作为日后被誉

为“国家公园之父”的自然保护先驱，

彼时的缪尔尚是一个满怀热忱的行

者。他不写征服自然的虚妄，只写躺平

看云的悠然、听松涛的沉醉、追溪流的

欢愉。在夏末阅读《夏日走过山间》，就

像把脑袋伸进山涧里浸了一下。清凉、

宁静、万物有灵，所有的焦躁与喧嚣都

在那一刻被涤荡干净。

缪尔的文字有一种温柔。他写阳

光如何穿过松针的缝隙在苔藓上投下

斑驳的光影，写野花如何在岩缝中绽

放出倔强的绚烂，写夜晚星空下熊的

足迹与鹿的轻啼。他的笔下，每一块花

岗岩都有记忆，每一阵微风都有言语。

这是一本不需要“读完”的书，你可以

随时翻开任何一页，然后深呼吸，让心

跟着文字一起走进那片苍翠的荒野。

“ 你 要 让 阳 光 洒 在 心 上 而 非 身

上，溪流穿躯而过，而非从旁流过。”

在这个被空调和屏幕占据的夏天，缪

尔提醒我们：真正的清凉，源于向自

然的敞开，源于让山野的灵气真正住

进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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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处暑已过。暑气

尚未散尽，秋意已在早晚的风

中悄然探头。空气里那种黏稠

的闷热正一点点褪去，取而代

之的是一种干爽的清透——阳

光还是亮的，但不再灼人；蝉鸣

还在响，却明显稀疏。热与凉交

替，躁动与沉静共存，正是一年

里最适合翻开一本书的时刻。

不必远行，文字自能带人抵达

另一种人生、另一个世界。

本期《湘江副刊·悦读》精

选了 6 本值得在夏末初秋读完

的书，题材迥异，底色相通，都

在追问同一件事：在喧嚣与燥

热之中，人如何安顿自己。愿你

在文字里，完成这个夏天最后

一场精神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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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的玫瑰》是史铁生笔下最

具温度的小说集之一。这位在轮椅上

度过大半生的作家，用远超常人的敏

锐与慈悲，书写着普通人在命运褶皱

里的挣扎与光亮。书中收录了多篇以

夏为背景的短篇，那些在酷暑里交错

的 人 生 ，有 等 待、有 失 去、有 隐 忍 的

爱，也有对尊严近乎执拗的坚守。史

铁生不写惊天动地的传奇，只写凡人

灵魂深处最细微的震颤。

他的文字像夏夜的月光，清冷却

饱含深情。他写街角老人的背影如何

在热浪中佝偻，写医院走廊里消毒水

味道之外的漫长等待，写一朵玫瑰在

贫瘠土壤里为何要拼尽全力地开。读

他的书，你会感觉胸口发紧，不是因

为悲伤，而是因为太懂那种在生活的

重压下依然选择善良、在命运的无常

里依然相信美好的勇气。

夏天从来不只有热烈与绚烂，它

也有烈日炙烤下的干涸与疲惫。史铁

生笔下的夏天，有汗水浸透的衣衫，有

深夜难眠的燥热，更有在绝望边缘悄

然绽放的温柔。他让我们看见，生命的

尊严从不取决于站立或奔跑的姿态，

而取决于那颗即使在最漫长的酷暑

里，依然愿意为爱与希望跳动的心。

“夏天的玫瑰”不是温室里娇艳

的观赏品，它是野地里的那株，带刺、

耐 旱 ，在 所 有 人 都 以 为 会 枯 萎 的 时

候，依然红得触目惊心。

被誉为“韩国 80 后天才女作家”

的金爱烂，用最朴素的笔触书写当代

年轻人最真实的成长轨迹。在《你的

夏天还好吗？》中，八个短篇，八个关

于夏天的故事——在盛夏高温里淬

炼出的勇气、坚持与蜕变。失业后的

重新出发、房贷压力下的默默坚守、

感情波折后的自我重建、在阶层缝隙

中寻找光亮的执着，每一个故事都像

夏日午后的雷阵雨，酣畅淋漓之后，

总能望见天边那道明亮的彩虹。

金爱烂的笔法极其细腻，她不写

大开大合的戏剧冲突，而是聚焦在日

常生活最动人的细节里：一杯与好友

分享的渐温啤酒藏着理解的温度，一

台终于修好的空调吹散疲惫也带来

转 机 ，一 场 突 然 而 至 的 暴 雨 洗 净 尘

埃，也冲刷出内心久违的澄澈。读她

的书，你会感觉心头一热，因为在那

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照见了自己从

未放弃过的对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夏天从来不只是炎热的代名词，

它 更 是 万 物 生 长 、生 命 拔 节 的 好 时

节。金爱烂笔下的夏天，有汗水，有泪

水，更有在烈日下依然倔强生长的绿

意。她让我们看见，即便身处生活的

褶皱之中，只要愿意翻开下一页，就

一定能触到那份属于自己的、发烫的

希望。

握
住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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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艺术家

托 芙·扬 松 在 创

作完风靡全球的

姆 明 系 列 后 ，将

最深沉的爱意注

入了这部写给大

人 的 童 话 。《夏

日书》里，六岁的

小女孩索菲和年

迈的奶奶在芬兰

海湾的一座偏僻

小 岛 上 度 过 夏

天。她们画画、散步、数蘑菇、在礁石间探险、经

历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也一起面对失去母亲的

哀伤。故事极其简单，几乎没有什么戏剧性的情

节，却有一种令人落泪的温柔。

扬松的文字干净清爽，像一扇开向清凉海

岛的窗，海风穿过纸页直抵心间。她写祖母与孙

女之间那种不需言说的默契：一个眼神就能领

会的玩笑，一次沉默却安心的陪伴，一场关于生

命与死亡的轻声对话。她也写生命如何在宁静

中缓慢流淌，如同退潮后留在沙滩上的水洼，倒

映着整片天空。

成年人太需要这种“无意义”的治愈了。当

世界不断催促我们奔跑时，扬松让我们在小岛

上停下脚步。时间按下暂停键，你只需要感受风

的咸涩、阳光在皮肤上的温度、蘑菇从腐叶下探

出头的惊喜，以及身边那个爱你之人的呼吸。这

不是逃避，而是一次温柔的回归，回到生活最质

朴、最动人的原点。

《纵情夏

日》是美国作

家芭芭拉·金

索 沃 创 作 的

长篇小说，书

中三位女性，

三 种 截 然 不

同的人生，在

同 一 个 夏 日

里悄然共振。

迪 安 娜 离 婚

后选择做护林员，独自住在山林深处，在狼群的

嗥叫与晨雾的缠绕中寻找自由的边界；卢萨丧

偶后经营农场，与土地和昆虫为伴，在番茄藤蔓

与蝴蝶翅膀的震颤中重建生活的根系；南妮则

是独居的老妇人，以近乎偏执的温柔守护着一

片原始森林，用一生的沉默对抗着现代文明对

荒野的蚕食。她们的命运因同一片山林而交织，

在彼此的镜像中照见孤独、坚韧与重生的可能。

金索沃的文字充满野性与诗意，像一阵穿过

松林的风，带着泥土与落叶的腥甜。她写飞蛾扑火

时翅膀上细密的鳞粉，写狼群穿越山谷时留下的

古老足迹，写山火席卷过后焦土之下萌发的第一

缕新绿。她写的从来不是逃离自然的人类叙事，而

是人类如何在自然的宏大与精微面前，重新找到

自己的位置：渺小，却不卑微；孤独，却不荒凉。

读完这本书，就像淋了一场夏日午后的透

雨。全身湿透，却莫名清醒。你会开始留意窗台

上的蚂蚁，会听见夜里蛙鸣的层次，会懂得所谓

生命力，从来不在远方，而在我们愿意重新低下

来、与万物平视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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